
暮春时节，故乡山上的槐树开花了，漫
山遍野。浓郁的花香引来了远方的养
蜂人。

他们来时，槐花开得正灿烂，一
簇簇地缀在枝头，宛如天穹散落
的星星，熠熠闪着光。山风过
处，槐花香气便浮动起来，扑进
人的鼻孔，又钻进蜂箱的缝隙
里。寻个临水平地，养蜂人支
起了油布帐篷，排开木质蜂箱，
便算是安了家。他们的家当非
常简朴，不过一口饭锅，几副碗
碟，外加一套简易桌椅，以及那些
载着蜜蜂的木箱罢了。

蜂儿们最是忙碌，从早到晚，“嗡
嗡嗡嗡……”飞来飞去，不知疲倦。它们
落在槐花蕊心，肢身沾满了花粉，滚搓成两
团金黄色的粉球，宛如穿了灯笼裤的顽童，灵动
讨喜。养蜂人则弯腰蹲在蜂箱旁，戴着遮脸脖的
纱网帽，小心翼翼地查看每个蜂巢。他们的神
情，倒像是儒雅书生翻阅着典籍，虔诚而专注。

我常在山中闲走，很快便与养蜂人熟识了。
他们多是外乡人，话语中裹挟着浓重的地方口
音。其中有个瘦削的中年人，黝黑肤色，鬓角几丝
白发沾染了岁月的风霜，媲美槐花的白。他告诉
我，这一行常被人唤作“追花人”，哪里有花开，就
到哪里去，天南海北地四处“寻花”，槐花谢了追枣
花，枣花落了赶荆条，荆条败了寻荞麦。一年到

头，似乎都在路上，漂泊不定。
“辛苦吗？”我问。“习惯了。”
他浅笑，露出整齐的牙齿，净白
恰如槐花瓣。“蜂们勤快，人亦
不能懒惰。”他继续道，咧着
嘴的笑掩住了奔波忙碌的
苦涩。

养蜂人确实勤劳。
天不亮就得起身，打开蜂
箱，清理巢础，收集成熟
的蜂蜜。午后阳光毒辣
时，便躲进帐篷里喝茶小

憩。傍晚又忙起来，直到月
色如水洒满一山槐花。取出

的蜜脾，持纯色瓷勺轻刮出蜜
汁，再经过过滤、杀菌等处理步骤，

最后分装成瓶。天然新鲜的蜜液澄澈
透亮，散发着淡淡的槐花香，滋润着养蜂人对未来
的期盼之心。

山民常来买蜜。养蜂人给的价格很实诚，说是
“自己的蜜蜂酿出的，不值几个钱。”山民过意不去，
就会送去一些菜果米面，还带着当地的酒。月明之
夜，养蜂人与山民围坐一起，就着槐花饼和山野土
菜，惬意地饮酒畅聊。养蜂人的故事里，有江南的
油菜地，有塞北的葵花田，还有无数个像故乡一样
的美丽山村和质朴乡人。

槐花终是谢了。白色的花瓣萎黄了，蜷曲了，
清风拂过便扑簌簌地落下来，给青翠山坡铺了一袭

白色纱衣。蜂儿们终于可以停歇下来，不再忙碌，
却仍然在蜂箱周围打转儿飞，不想闲。

养蜂人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奔赴下一个放蜂
地。他们把蜂箱捆扎好，帐篷折叠起，饭锅和桌椅
也擦得锃亮收纳起，只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启
程。

“下一站去哪儿？”我问中年“赶花人”。“往北
走。”他望向远处的山峦，“听说那边的枣花要开
了。”顺着他凝视的方向，我隐约看到他眼睛里充
满了希望的光。

养蜂人出发的那天，我恰巧路过。卡车停在山
脚下，他们把家当一件一件搬进车厢，忙碌的身影
儿像极了那些采蜜的蜂儿。中年人最后一个上车，
他回头望向山上的槐树林，对我挥了挥手。卡车缓
缓发动了，渐渐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上。那远去的背
影儿，也如扬起的尘土，让我的眼角湿润起来。

山上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唯有槐荫下，一
排排蜂箱留下的浅浅痕迹，还有空中时隐时现的
蜜香，仿佛诉说着养蜂人的故事。捡起一枚落地
的槐花瓣，忽觉这些“赶花人”如同他们的蜜蜂，
风尘仆仆的一生中，都在追逐温暖花开的地方，
从未停下奔忙的脚步。他们酿出的不仅是甘冽
如饴的蜂蜜，还有那些漂泊岁月里，对生活的无
限热爱和美好憧憬。

我想，来年槐花再开时，那些“赶花人”一定
又会来到这里，望着满山的槐树微笑。那笑容，
甜如槐花蜜。待到那时，他的日子也会更好了，
更好了。

赶
花
人

□
李
娟
娟

在我的记忆卷轴里，父亲是个彻头彻尾闲不
住的勤劳人，手头的活儿总是干不完。哪怕是众
人满心期许放松的节假日，他都难得有闲暇时光
歇一歇，劳动节更是这般，从熹微晨光初绽到夜
幕悄然笼罩，忙完家中琐碎杂务，便一头扎进田
间地头忙活开来。

我上初中那会儿，父亲在矿山辛苦劳作。每逢
国家法定节假日，矿山放假几天，能得空闲。但父
亲哪肯安歇，每次都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一进家门，
连口气都不喘，便马不停蹄地开启忙碌模式。

那天清晨，生物钟准时将他唤醒，他毫无拖沓，
利落地起身，床板轻微晃动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嘎
吱”声。紧接着，他走到我床边，轻声催促：“快，起
床漱口，跟我下地。”我睡得正酣，迷迷糊糊被叫醒，
眼睛都睁不开，嘟囔着：“这才几点啊，我还想再睡
会。”父亲二话不说，伸手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我不情不愿地洗漱完，父亲走过来，把锄头递
给我，说了句：“走，劳动去。”接着，他戴上草帽，挑
起粪桶，大步迈向茅厕。

父亲挑着粪桶，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在乡间小
路上，扁担随着脚步有节奏地晃动，发出嘎吱嘎吱
的声响。我跟在后面，撅着嘴，满心的不情愿都写
在脸上。父亲许是听到了我这无声的抗议，扭头
笑着说：“小子，别愁眉苦脸的，劳动能让咱过上好
日子。”我那时年纪尚小，虽不太能懂这话背后的

深意，却也只能乖乖跟上他的脚步。
到了地里，父亲拿起锄头开始挖坑，每一锄

下去都稳稳当当，力度恰到好处，挖出来的坑大
小、深浅几乎一致。挖好坑后，他熟练地施肥，肥
料从他手中均匀地撒落，精准地落在坑底。我赶
忙跟上，一坑放上两兜玉米苗，父亲紧接着培土，
动作迅速而流畅，松软的泥土被他轻轻拍实，稳
稳地护住了玉米苗的根基，我则蹲在
一旁，仔细地拔除周边杂草。施
肥完毕，父亲挑起空粪桶，脚
步匆匆地回村挑肥，我瞅着
地里冒头的野葱，兴致勃
勃地寻觅起来。

种完玉米，父亲挑着
粪桶去塘边清洗。我扛
着锄头，跟在后面，一同
回到家中。母亲早已备好
早餐，热气腾腾地摆在桌
上。父亲刚坐下，像是想起
什么，眼睛一亮说：“加个菜，野
葱炒鸡蛋！”母亲微笑着点头，转身
将野葱洗净、切碎。父亲起身走到灶台
边，点火、洗锅，待锅烧热，倒入油，放入干辣椒，瞬
间刺鼻而诱人的辣味弥漫开来。紧接着，野葱下
锅，快速翻炒，叶片在锅中沙沙作响，父亲手法娴熟

地撒入盐、味精等调料，顿时香味扑鼻。
这时，父亲从碗柜里拿出五个鸡蛋，轻轻磕破

打入锅里，用勺子背面轻轻推动，鸡蛋液慢慢凝
固、泛起金黄，不多时，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野葱炒
鸡蛋出锅。那香味直钻鼻腔，勾得人食欲大增，
尝上一口，至今仍是我记忆中最香的下饭菜。
吃完饭，父亲还不忘跟我科普：“这野葱可不简

单，不光美味，还有大用处。能发
汗、散寒、消肿，伤风感冒、头

疼发热、肚子不舒服、消化
不良，吃点野葱就能缓
解。”
虽说已经五月了，可
外面依旧是春意盎然
的模样，微风轻拂，
带 着 丝 丝 凉 意 和 泥
土、花草的芬芳。我
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脑子一下清醒了，人也
精神起来。

如今，我也像父亲当年一样，
无论面对何种境遇，都始终保持对劳

动的热爱，因为我深知，劳动是生活最坚实的底
色，是通往幸福之路的密钥，它能让平凡的日子
绽放光芒，让梦想在汗水的滋养下生根发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随处可见劳动时打
号子的场景。人们在集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时，通过整齐有力的劳动号子鼓舞士气、激发干
劲、协调动作一致。激昂嘹亮、铿锵有力的劳动
号子，深深地镌刻在岁月的记忆里，溶化在平凡
劳动者的血液中。

那时好多现代化机械设备还不多见，好多费
力气肩抬人扛的重活累活都是靠集体力量人工
完成，如村民家建房抬楼板上梁、麦场上移动脱
粒机、垒新屋基打拦河坝夯土、推着载重的手扶
拖拉机爬坡、挑河治水拉着推车上堆等，这些活
计通常需要多人合作共同发力完成，干活时常会
由村干部或力气最大位于主要位置的人领头吆
喝“打号子”使劲。“打号子”的内容和节奏一般
根据具体的活而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劳动，吆

喝的号子也不同，或吆喝着“一二三—（领头），
加油（众人）—”或一起鼓劲“嘿哟（领头）—嘿哟
（众人）—”或呼喊着“用力推啊（领头）—不偷懒
啊（众人）—几乎所有的劳动号子都豪迈雄壮、
粗犷朴实、节奏明快和干脆有力。

嘹亮的劳动号子，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既是乡亲们辛苦劳作力量的迸发，又是乡亲们欢
快愉悦心情的流露，给单调的劳动生活增加了情
趣。嘹亮的劳动号子，是乡亲们辛勤的汗水凝结
而成、是乡亲们劳动的情怀培育而成，它和家乡
土地上的庄稼一样淳厚实在、朴实无华。

曾经体验过劳动号子的魅力。有一年雨季
一辆货车往河堆上运送抗洪物资，上坡中途轮胎
打滑赶紧刹车，生产队长赶忙召集附近的10多
名劳力支援推车。生产队长说：“大家找准位
置，听我号子一起用劲往上推，使劲啊，要是车
子冲不上去后退就危险了。”然后生产队长开始
打号子，大家一起使劲推车，“向上推啊—”“嘿
哟—”“不后退啊—”“嘿哟—”嘹亮的号子声中，
货车加大油门冲上了河堆。

印象最深、最热闹的要数夯屋基打号子了。
夯屋基的夯是用农村磨盘做的，足有100多斤重，
用粗钢筋焊制的铁箍兜住，铁箍上系上5根粗绳
索，夯屋基时5个人紧拉着绳索，随着号子声先是
将磨盘拉到空中，再重重地夯到地上。夯屋基吆
喝的号子有以前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内容，也有现
场临时即兴编的。曾经围观过王三爹家夯屋基的
现场。领号子的张大龙吆喝着“王爹建新房啊—”
其他人回应“嘿哟—”下面接着是“全家喜洋洋啊
—”“嘿哟—”“我们来帮忙啊—”“嘿哟—”“用劲来
打夯啊—”“嘿哟—”，在劳动的号子中，打夯人调
整拉动绳索的力量与节奏，确保磨盘轻起重落沉
沉地砸在地上。农村夯屋一般选择春天，庄稼地
没有什么农活，嘹亮的号子声引来众人围观，围观
的人越多，打夯人打号子越兴奋，号子声越嘹亮。

如今，农村重体力活几乎全被机械设备所取
代，劳动号子也已渐行渐远。劳动号子，这声音
里有着天然的节奏，每个音节承载着山一样的重
量，指挥着脚步整齐划一，腰背压弯如上弦的
弓，劳动号子，比交响乐宏大，比摇滚乐有力。

嘹亮的劳动号子
□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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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韵：劳动的深情吟唱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李绅的《悯农》如

同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描绘了农民在烈日下劳作
的艰辛。那汗水滴落的声音，仿佛是大地的低语，
诉说着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的劳作，不仅
滋养了大地，也孕育了丰收的希望。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范仲淹的《江上渔
者》则展现了渔夫在江上捕鱼的景象。他们迎着朝
阳出发，伴着晚霞归来，那一张张渔网，不仅捕捞着
生活的物资，也网住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水悠
悠，渔歌阵阵，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江上渔歌图。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张俞的《蚕妇》以
简洁的语言，描绘了蚕妇的劳作生活。这首诗揭示
了劳动者的艰辛与付出，也表达了对劳动者应有的
尊重与关怀。

画之境：劳动的视觉盛宴
米勒的《播种者》是一幅充满力量的画作。画

中的农民手持种子，正在田野上辛勤播种。他们的
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那坚定的步伐
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我们：劳动是生命的源
泉，是希望的播种。

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则展现了另一种
劳动的艰辛。画中的纤夫们肩扛沉重的纤绳，艰难
地行进在伏尔加河畔。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
眼神中却透露出坚韧与不屈。这幅画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与伟大。

戴进的《春耕图》则是一幅充满生机的田园画
卷。画中的农民正在春耕，牛儿耕地，农人播种，一
派繁忙的景象。那嫩绿的田野、悠悠的白云、欢快
的鸟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这幅画让

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与美好。
歌之魂：劳动的激情颂歌
《劳动最光荣》，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朗朗

上口的歌词，成为了劳动者的赞歌。它唱出了劳动
者的自豪与骄傲，也激励着无数劳动者为美好生活
而努力奋斗。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以其雄壮的旋律和
激昂的歌词，展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它唱出
了工人的豪情壮志，也表达了工人对祖国和人民的
无限忠诚。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
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石油工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奉
献。他们不畏艰辛，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石油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劳动
的伟大与崇高。

诗画歌中的劳动之美
□苏应纯

五月第一天

我选择用汗水迎接这一天
在护田、护路的林地上
植上28株杨树苗
浇水、培土、踩实
自此，我的心里就有了
一棵棵小树在发芽、长大

我选择用鞠躬迎接这一天
为我们出门就开上自己的
长城、吉利、比亚迪、红旗……
为我们走在刚刚扫过尘
洒过水的街路上
为那些没有一天休息的环卫工人

我选择用感恩迎接这一天
为我们日食三餐的米面油
还有肉蛋奶的来之不易
为躬耕的农民
为早起的快递小哥
为那些迎接黎明的唱响
为那些送走晚霞的吟咏
感恩一切劳动者……

今天你休息

我们都是劳动者
我用笔在纸上耕耘
你扶犁在田间劳作
我用诗歌赞美你播种的岁月

我们都是劳动者
铁人王进喜像一颗星闪烁在星河
大庆精神永远不灭
每一年都有新的劳模
涌现在各行各业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我们都是劳动者
我用脚丈量着祖国的大地山河
每一寸土地

都有劳动者的身影和足迹
我接过你的犁、拿过你的铲
骑上你的摩托去送快递
我来接替你
今天你休息

小蜜蜂

一只小蜜蜂，飞呀飞不停
采花酿蜜，最辛苦
把最甜最美捧奉给人类

我的老父亲
我的老母亲
为了儿女，为了家庭
为了他钟爱的事业
忙碌一生
他们都是勤劳的蜜蜂

世上有多少甜
就有多少采蜜的蜂
为人类付出
世上有多少辛苦
就有多少奔波的劳累和汗水

我愿做一只小蜜蜂
奔走在花丛间
去发现最美、采集最美
酿造最甜
甜到每个人的心里

小蜜蜂（诗三首）

□卞江波

一截管道，横在地面上
它的前身由电焊工
一节一节拼凑在一起
节头的链接点
焊条做了天衣无缝的使者
起早贪黑，为了让每一根钢管
都能无缝衔接
从一截管道里爬出爬进
身体蜷缩成粗虫一般
那些焊条的火花点亮夜空
每一根管道，都是一条血脉
贯通着整个的桥洞
从城市延伸出来的管道
让一个电焊工，从少年
焊接成一个两鬓斑白的老者

一个打扫晨光的人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
一个身影就在街头晃动
第一缕晨光，洒下
落在一个清洁工的身上
荡起的灰尘好似晨光

鸟雀惊飞，一堆鸟粪
正好落在肩膀上
不知情的清洁工
还在低头清扫卷起的土
漫过了长长的街道两边

柔和的晨光，是一只眼
目测到一个人的胸襟
让一个清洁工内心忐忑

其实，他每天清扫的
并不是灰尘，而是年轮

一根轨道的二十四节气

用脚步丈量
狭长的轨道一眼望不到头
火车就是从两根钢轨上行走
和一个检修工，一前一后
丈量着一根轨道的长度
一年那么长，二十四节气
火车没有休息过一天
那个手持扳手的检修工
也未曾休息。逢年过节
都在两根钢轨上来回徒步
一根轨道的二十四节气
就在火车的汽笛声中远去
检修工粗糙的手掌上老茧
覆盖住了指纹
连回家的密码都无法解开

一个电焊工的日常（外二首）

□何军雄

多么老的一个鞋匠
像块灰突突的石头
压在街角，被行人路过
在匆匆的路过中遗忘
直到有一天，鞋坏了
其实是脚出了问题
这才停下来
看他一言不发
把我的鞋抱在怀里

其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样子
似乎任何破旧的鞋他都有药可救
任何道路都可以被他装进鞋里
重新出发，重头再来
我忍不住仔细打量
多么老的鞋匠
多么耐磨
多么勤劳的一个人
岁月在变，他不变

老鞋匠
□杨琴悦

父亲的劳动节
□曹会斌


